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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我学
的历史学与古汉语知识派上了用
场。本人分工负责省级志书中各
厅局编修分志和志书的编辑出版
工作。这似乎是命数注定的，既是
我心仪的专业，也是我的一技之
长，所以驾轻就熟、热火朝天地干
开了。辅导各厅局修志班子工作，
大多数比较顺畅，因而效率也高。
同事们配合协调干劲大，人们视为
畏途的工作大家却都干得很欢。
十年下来，从辅导写作到编辑、出
版，直到我离职时，共出版新旧方
志、著作、资料、年鉴达198种，而且
差错率极小，达到万分之一的标
准，因此得到中央地方志指导组领

导的赞誉和好评。命运随人，天如
人愿，同事们协力同心，自然也有
本人的十分专注和一份努力。

最后一站还是意想不到的承
乏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的馆长工
作。2004年，我正届花甲之年，却
膺此重任，6月份到职，方知前任馆
长故去两年，馆务及馆员服务工作
亟待加强，由此又开启垂老之年的
负重前行。先是安内，协调工作人
员和衷共济，调配充实干部，实现
满编运作，服务好馆员。嗣即踵继
前任，做好文史资料的出版和文史
书籍的整理付梓，做到踵事增华。
专业人员不足，则聘请与挖掘馆外
人才，编制出版计划，申请出版经

费。幸得省政协机关领导大力支
持和指导，这也是我们文史使命借
助人谋运会之一例。总之，又一个
十年下来，在文史馆再编辑出版共
110多种地方文史资料和馆员著
作。韶华易逝，一晃已届古稀之
年，终当告退休致，似此工作到七
十周岁的单位主管应属不多。

人云，从业文史者多寿。本馆
多耄耋耆寿馆员就是明证。我身
体尚健，故虽退休，仍不得赋闲，有
爱好，也有使命。当此国家重史兴
文之际，各方多需文史人才，我虽
绵力薄才，仍有余勇可贾。本着鞠
躬尽瘁的精神，我继续从事写作、
讲演、编辑、评审、咨询工作，非为

稻粱谋，在献刍荛力，不计报酬待
遇，只是勉力挽车。眼见当今乐事
且胜任文史研究的人才稀缺，老成
凋谢，难以为继。靠一己之力带助
手不敷所用，故与同好者谋开“文
史沙龙”，以广揽好者、发现能者，
聊补不足于百一。

退休以来，忽忽又过十年，如
今已届耄岁。桑榆晚景，不任劳
矣，唯余初心，正应了晋朝大司马
桓温的感叹：“昔年种柳，依依汉
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
此，人何以堪！”日月逝于上，体貌
衰于下，余热不多，芹献有责。命
在，运何可止？使命乃是自觉服膺
的义务。

回顾来时路，唯余些许雪泥鸿
爪，薄材如我，有此也足豪。命运
弄人还自作，田舍郎变身读书郎，
读书人还变公务员，公务员再变文
化人。一生变化端在命运转斡。
田舍本是我的宿命，努力读书，斡
运改命，执念初心，使命文史，运之
不辍，命运交会，乃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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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之说由来已久，中国
人相信命运说相当普遍，其道
理缘于他们对上天（天命）的敬
畏和信仰，或认为冥冥之中有
造物主对人生进行安排。这是
古人基于对自己生死不可知、
不自主的神秘意识。其实古人
对于人生与天命的关系早有探
索，认为天意难测，人事唯有循

天命而为，方保无虞，或可得
福。后世儒者将之释为天道、
天理，实即自然规律。荀子曰：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
亡。”谓天行的规则不因人事而
变更。人的命运系于天道，循
于天理方能保全，其优胜者可
能有顺遂事业乃至开挂人生。

其实命者乃人生之境遇，

运者乃人谋之施为。二者有别，
不应混为一谈。南朝文学家范
缜在《神灭论》中说：“人之生譬
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
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
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
侧。”范缜以树花的飘坠比喻人
的降生境遇，指出人生出世身不
由主，其出处落地纯属偶然，这

就是命之所系。芸芸众生，亿兆
百姓，出处纷纭复杂，或于山乡
农户，或于城市闾巷，或于船上
渔家，这就是处所境遇的区别，
盖即民间所谓之命。命即是定
数，古人称宿命，由“天”不由人；
后天的变化有赖人事，全仗人谋
人为，所以叫作运；运有迁移、变
化之义，故曰事在人为。

笔者切身体会，自幼出生农
家，照理是农民的命，不意后天改
命而为文化人。命在农村，我故自
小即受农人生活习惯陶冶，作为成
人前的历练：清晨起床即开始家
务，开启室内门户，放养鸡鸭出笼，
举竿出门晒衣；回头扫地抹桌，饭
后收拾洗碗。稍长则挑水做饭，照
顾弟妹。日常抽空下地、拔草浇
菜，节假日挑菜出卖。闲暇随母干
农活。自认为做这些是分内事，会
自觉安排而不待吩咐。父母也不

过问读书之事，自己也没把读书当
回事。可见农家人生命的底色就
是家务、农务，是命定的本务，并无
分外之想。

到初中则不然，因好读书，且
爱看课外书籍，无论文史，饥不择
食。农家所缺唯书，而家务、农务
充斥，迄无怨言者只有认命，以为
那是“天职”。既然命落农家，只
能安之若素，自不能与城里同学
相比。产生改变命运的想法，应
自上高中始。高一以后，一天我

到三保街卖完菜后遇见伯母。她
既同情惋惜又鼓励地对我讲：“依
松，你高中毕业后有否打算上大
学？男儿要有志气，有困难伯父
会帮助你。”因了这句话，我产生
了“改命”的念头，考虑要跳出“农
门”。虽然母亲说上中专最好，时
间短可以早挣钱，不能上的话还
可回本乡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
我自入小学到初中16岁毕业，作
为“田舍郎”时，完全听从命定的
安排。

改变命运的作为，真正是从
进入福高后开始的，而且是从读
书阅报入手的。当时学校重视教
学质量，规定学生都要在校住读，
只有周日放假一天。从此改变了
前一年每日早出晚归，从水部柳
宅光脚步行十里路到校上课的习
惯。在校住读真有“解放”的感
觉，于是放飞自我，尽情地享受读
书的快乐，每天是宿舍——教室
——阅览室（图书馆）三点一线，
循环往复，手不释卷、心无旁骛地

阅读我心爱（心仪）的图书——除
了古籍和社科类之外，还有外国
名著。如此生活也滋长了我的

“贪心”——争取上大学，我不想
高中毕业后成年的我，还回老家
与没有多少文化的乡人一起，面
朝黄土背朝天地抡锄挑担。因为
我已经自信学业不落人后，而且
还有文史及外语方面的优长。当
然我心照不宣，毫不张扬，只是默
默地埋头读书，内向的性格也成
功地掩饰了我的这一心思。

也许是从我的考试成绩中发
现了什么，语文、历史老师都特别

“关照”我，课堂上遇到其他同学答
不上来的问题，老师都频频令我作
答。记得一次在校门口偶遇学养
深厚的语文老教师，谈到学业时，
我恭敬地回答道：“现在正熟读《论
语》《孟子》，希望有助于语文科高

考。”他随即答道：“这两本书还好
懂，《庄子》文汪洋恣肆，到大学后，
我再跟你一起讨论。”老师不经意
间的这句话，令我十分感奋，直觉
认为他触动了我的“雄心”。当我
确定报考北京最高学府的文史专
业时，同学们也投来赞许的目光，
没见有异词的。我似乎看到了光

明的未来，心里铭记那句古语：“大
丈夫志在必得。”

命运转变的机会终于来了。
高考发榜那天上午，天气有点阴，
我夹把雨伞到校，刚上台阶要向办
公楼走去，热心的同学一见到我，
便兴奋地说：“美松，你被北大录取
了。”我高兴也淡然地回答：“是真

的吗？”但这确实是梦想成真、改命
变身的高光时刻。我立即想起以
前读的《神童诗》中的一句：“朝为
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
种，男儿当自强。”

田舍郎终于中鹄登堂，这是何
等自豪啊！当然将相非我所望，发
愤改命自强才是正事。如范缜所

说，树花随风漂泊，因无自主之力，
故只能随遇而安，七尺男儿有心有
力自当有为，转运以易命。所以，那
时的我就真切地体会到，勤学力行
能改变宿命。前人说“时来天地皆
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讲的是人
生不可自暴自弃，要抓住机遇创造
时运，而机遇又是为有为者准备的。

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经历也
反复证明了命与运的交集会通，业
绩与荣誉的获得也同此理。

我正式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
从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后回北京再
分配开始的。当时分到市郊大兴
县一个公社的政工组工作，这虽非
我的理想，也发挥不了专长，但我
认命，仍然愉快办事，尽心工作，经
常下乡住村也无怨言。驻村期间，

赶上开展农村“一打三反”运动，我
们工作队根据群众反映的解放前
地主还乡团问题，收集材料，认真
分析，最后派我和同事两人到内蒙
古出差，进行调查访问。经过艰苦
细致的工作，终于查获逃亡的还乡
团队长和团长共两人。此事震动了
全公社乃至县政府，我也入了党。
不久，县委组织部来公社考核干部，
随即把我调到县委党校。在大兴县

工作6年之后，我调到福建省财政厅
政治处，在厅里工作的十几年间，先
是分工落实政策，为100多位干部
纠正冤假错案、平反落实政策；后分
管财政教育，协助各地财政局创办
了宁德、龙岩财校、莆田税校、集美
财经中专升格为专科学校，最后创
办成人教育的省财会管理干部学
院，调任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无心插柳柳成荫”，本来是新

来后到的我，并无当官升职的奢
望，不承想却因工作称职而在机关
连续升迁：由科员而副科长、副处
长、正处级，当时在哪一级，我都算
是最年轻的。越位在许多老同志
之前，虽有惭怍但问心无愧，因为
靠实干得来，并非讨好、走捷径而
得。现在想来，这些层级的升迁实
只是为我后来的工作作铺垫。省
委组织部考核学院班子时，领导奇

怪我所发表的文史研究文章，提出
要将我调升到文化部门工作，我自
然求之不得。

1994年3月，我奉调来到省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这时已经年届五
十，知天命之年归队从事文史研究
专业工作，实现了我高考填报志愿
表时在备注栏中另加的“酷爱文
史”的说明，算是遂了我的初心及
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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